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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学梵文的”

——周一良的梵文研究及其与季羡林的早期学谊 *

陈　明

摘　要：中国早期东方学的重镇是在北京大学，尤其以1946年8

月北大文学院新设的东方语文学系堪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东

方学的发展不仅与季羡林、马坚、金克木等一批系内学者有关，还离

不开系外多位与东方学研究相关学者所做的贡献。本文以周一良和季

羡林的早期学谊为考察点，不仅回顾周一良的梵文学习和研究经历，

揭示学者之间的交往及友好情谊，更重要的是爬梳他们共同创办中国

东方语文学会与学术演讲及拟办刊物等活动，揭示他们在学科发展过

程中的成就与遗憾，以丰富对学科史的深层认识。 

关键词：周一良　季羡林　梵文学习　中国东方学　学科史

中国早期东方学的重镇是在北京大学，尤其以 1946 年 8 月北大文

学院新设的东方语文学系堪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该系成立以

来，北大不仅涌现了季羡林、马坚、金克木等一批系内的东方学家，

而且还有该系之外的多位与东方学研究相关的重量级学者，周一良

（1913—2001）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回顾中国东方学学科史的历

程，也有必要梳理周一良在其中的贡献，本文以周一良和季羡林的早

期学谊为考察点，不仅是揭示学者之间的交往，更重要的是揭示他们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遗憾，以丰富对学科史的认识。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84）阶段成果

之一。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感谢王邦维教授、学友孟繁之、荣宏君，以及

清华大学档案馆对本文提供的帮助！谨以此文纪念周一良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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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3 月 14 日，周一良在口述的《〈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

术〉序》中回忆：“回想 1946 年春，陈寅恪先生在欧洲治疗眼疾，不

幸未成功，取道美洲返国。赵元任先生夫妇从剑桥开车去纽约码头，

探望睡在普通舱、没有下船的陈先生。我与杨联陞兄随同前往。就是

这次从陈先生口中听说在德国学习梵文的季羡林先生。这已是五十五

年前的事了。1946 年秋，我回到北平，在北大红楼得识季羡林兄，两

人共同语言很多，问题看法往往一致。以后往来踪迹虽不密切，但似

乎心心相通。”a

陈寅恪 1945 年 10 月抵达伦敦求医治眼。在英国期间，他刚好与季

羡林（1911—2009）有书信联系。1946 年 1 月 9 日早上，季羡林“到楼

下图书室去写给陈寅恪先生一封信，思路非常涩滞，仿佛自己连中文

都不能写了。回屋走了一趟，回去觉得思路又顺了，才把信写完”。1

月 23 日下午，季羡林“写给汤用彤先生一封信，因为陈寅恪先生写信

告诉我说北大想设东方语言系，让我把学历著作寄去”。1 月 25 日，季

羡林“吃过早点，把写给汤锡予先生的信抄好。……吃过午饭，回来

写 给陈寅恪先生一封信。……五点到邮局，把给陈汤两位先生的信寄

走”b。陈寅恪推荐季羡林到北京大学文学院拟成立的东方语文学系任

教，因此，4 月 19 日下午，当陈寅恪在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

停泊之轮舟中”遇到计划回国任教的周一良时c，就向他提起了季羡林。

1947 年 1 月 10 日，周一良到北大来看望校长胡适，将其父周

叔弢（1891—1984）收藏的一本《水经注》带给他做研究 d。据季

羡 林 当 天 的 日 记：“ 吃 完 晚 饭 回 来， 马 祖 圣、 邓 嗣 禹 同 了 周 一 良

来，周也是学梵文的。不久长之来，周先走了，长之谈到九点多

a　周一良：《〈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收入《郊叟曝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49—151 页。

b　季羡林：《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六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886、1892 页。

c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234 页。

d　胡适的跋语：“卅六年一月十日周一良先生来看我，把他家叔弢先生收藏的一本东原自定《水

经》一卷带来给我研究。”（周一良：《追忆胡适之先生》，收入《郊叟曝言》，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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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走。”a 这是周一良 1946 年 10 月从哈佛大学归国之后，与季羡林的

第一次会面。

周、季两人年龄相若，学术背景相似，互相引为同道，如周一良

所言，两人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对不少问题的看法往往一致，虽交往

不是特别密切，但成为可以过心的朋友，此后在东方学研究领域也多

有交流和合作。

一、周一良在哈佛大学时学习梵文的经历

（一）周一良的家庭教育及其在燕京大学的学习

周一良与季羡林的学术交集点在于梵文，尤其是与之相关的佛教

史与佛教文献研究。季羡林的求学经历较为简单，出身平凡的他在山

东济南念了中学之后，1930 年同时报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均被录

取。b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言文学。大学四年毕

业后，季羡林回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国文教员。1935 年 6 月，季羡林

考取赴德交换研究生资格，9 月到哥廷根大学留学，不久开始攻读梵

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c1941 年 2 月，完成博士论文《〈大事〉偈

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获得学位。二战期间，季羡林滞留德国，直到

1946 年 5 月回到上海，同年 9 月底到北京大学报到任教。

周一良的中小学阶段则完全不同，接受的是家庭安排的私塾教育。

其曾祖父周馥（1837—1921）是出任过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的封疆大

吏，也被称作晚清洋务运动后期的操盘手之一。父亲周叔弢既是精明

强干的实业家，也是对中外新旧学问有深度兴趣的学者，翻译过大哲

a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年，第

144 页。长之，即李长之。

b　《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 2454 号，1930 年 8 月 2 日第 1 版。

c　季羡林：《留德十年》，上海：东方出版社，1992 年。李雪涛：《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发轫——对

1935—1940 年间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所选课程的考察》，《中国文化》第54 期（2021 年秋季号），

第 152—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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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康德的著作，还是“爱书如命”的藏书家。其家族的特点就是注

重藏书和极为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作为弢翁的长子，周一良所受的

童蒙与大学前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弢翁拟定的理想教育模式进行的。

在奠定中国传统文史教育的基石上，吸收西学新知，培植外国语言学

的素养，走中西兼通之路。周一良的日文、英文学习也是家庭教育的

组成部分。十五岁时，周一良在《释家补正》和《〈文镜秘府论〉校勘

记》等五篇文章后面所写的四则札记，就充分体现了他所受的良好家

庭私塾教育。这样的家庭培养模式为周一良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a。其家学不仅对他从事史学研究有很深的影响b，他和二叔周叔迦

的佛教学习及研究也受过弢翁的影响。

1930 年，周一良“离家塾考入燕京大学所办训练中学教员的二

年制国文专修科”c。燕京大学编《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民国十九年至

二十年度）的“学生姓名录”之“男生”部分记载：“30604 周一良  

文国专  安徽秋浦”d。1931 年 8 月，辅仁大学新招收各院系科的一年级

新生一百四十七名，周一良榜上有名。e因辅仁大学对一年级新生关注

不够，且“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与功名心”，周一良遂于1932 年秋转

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二年级。

教过周一良的燕京大学老师主要有洪业（煨莲，1893—1980）、邓

之诚（1889—1960）、顾颉刚等人。其中，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从洪煨

莲处所得，他开设了“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和“远东史”

三门课。洪煨莲的治史业绩受到国内学界及海外汉学家的推崇。邓之

诚《送洪煨莲赴美讲学序》中对其学术特点有精到的描述：

a　刘桂生：《周一良早年收藏的〈国学月报〉和四则读书札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4 年第 3 期，第 82—85 页。

b　汪谦干：《家学与周一良的治史》，《史学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123—126 页；王彬彬：《家

学对周一良早年治史的影响》，《作家天地》2021 年第 36 期。

c　周一良：《燕大校史上被遗忘的一页——国文专修科》，收入《周一良集》第伍卷《杂论与杂

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452—456 页。

d　燕京大学编：《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度），燕京大学，1931 年，第 298 页。

e　《辅大新生揭晓》，《华北日报》1931 年 8 月 4 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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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少承庭训，读儒书。及长，服习愈勤，于学无所不窥，

尤专精于史，著书满家。……盖其为学，有西人之密，兼乾嘉诸

儒之矜慎，实事求是，取材博，断案谨，无穿凿附会之蔽、扬己

抑人之习。所以得人尊信者，此也。a

周一良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引进门的师傅”则是邓之诚。他课

后与邓之诚也有往来。1933 年 11 月 28 日，“张维华、邓嗣禹、周一良

来”看望邓之诚。b1934 年 3 月 6 日，邓之诚“为周一良、邓嗣禹改所

作文”c。此文应该是指周一良的《魏收之史学》一文。该文随即刊于

《燕京学报》第18 期。d周一良这篇大三时期的习作是他的史学研究处

女作，曾广受好评。e1935 年 4 月 23 日，邓之诚“招周一良、王钟翰，

属其从《通志》（《清通志》）中查乾嘉以后书院建置及人才成就，限钟

山、诂经、学海，后来南菁、尊经、船山、问经、莲池、龙门诸院不

遍及也。”f从邓之诚的日记来看，周一良不如邓嗣禹与他的关系密切，

但也超过一般的学生。

周一良与燕京大学国文系的容庚（1894—1983）教授也有往来。

1932 年 11 月 2 日，顾廷龙从容庚的书记员瞿润缗（字子陵）处，“借

《娱妻记》，Thomas Hardy 所著，周一良物也。携归展读，有中文对

照，尚易读。”g1933 年 2 月 21 日，容庚“午约张石公、周一良、瞿润

缗、顾颉刚便饭。”这是容庚为瞿润缗转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而举办的

饯行。9 月 21 日，容庚“结《卜辞》账，与瞿合赠送者：商锡永、……

a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364—

366 页。

b　同上书，第 27 页。

c　同上书，第 34 页。

d　周一良：《魏收之史学》，《燕京学报》第 18 期，1934 年，第 128—167 页。

e　吴小如：《读〈魏收之史学〉——〈周一良集〉札记之三》，《书品》2002 年第 3 期，第 63—65 页。

f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68—69 页。

g　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2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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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叔平，共六部。……瞿又赠顾起潜一部、周一良一部”a。《卜辞》是

容庚与瞿润缗合编的《殷契卜辞》。该书由哈佛燕京学社 1933 年在北

平印行。瞿润缗单独赠送一部三册的《殷契卜辞》石印本给同班同学

周一良，是因为周一良与他有过合作，“他的论文《释壴》在《中山大

学学报》发表，附载了我的一篇补充性跋文，这是我附骥尾发表的第

一篇学术文字”b。1935 年 5 月 2 日，“周一良、陈梦家来” 。8 月 11 日，

“十一时乘平汉车往石家庄，同行者：马鉴、周一良及田洪都夫妇”。

至 8 月 20 日返回北平，容庚此行游历所到之处有太原、晋祠、天龙山、

太谷、祁县、子洪镇、车趾、石家庄。c1936 年 5 月 22 日，“午时在洪

宅商史学系研究生事，并聚餐”。此次在洪煨莲家的商议应该也与周一

良有些关系。6 月 21 日，“邓懿、周一良来”d。

与周一良关系不错的老师还有顾颉刚。1932 年 12 月 9 日，顾颉刚

的日记中评价了几位学生的情况：“燕大史学系学生，以齐思和、翁

独健、冯家昇、谭其骧四君为出类拔萃之人物。惟谭君为嘉兴人，不

能用苦功，他三人将来必有成就。”e惟此时的周一良刚转学不久，尚未

进入顾颉刚的法眼。顾颉刚此后的日记中，也数次出现了周一良的身

影。1933 年 2 月 21 日，顾颉刚“到容宅吃饭”，“今午同席：张石公先

生、子陵、周一良、予（以上客）；希白兄妹（主）。”2 月 22 日，“子

陵来，周一良来，均留饭”f。1934 年 2 月 4 日，“嗣禹约往海淀斌泰酒

店吃饭。……今晚同席：谭季龙、周一良、予（以上客）；邓嗣禹（泰

初）（主）。席中定出版《禹贡半月刊》出版计划。斌泰为海淀老酒店，

卖黄酒，有百余年之历史”g。“邓嗣禹”名后所列的字号“泰初”，可能

a　容庚：《容庚北平日记》，夏和顺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302、329 页。

b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15 页。

c　容庚：《容庚北平日记》，第 413—414、427—428 页。

d　同上书，第 460、464 页。

e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第 718 页。

f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 17 页。

g　同上书，第 157—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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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一良的字“太初”之误，因为邓嗣禹的字是“持宇”。2 月 14 日，

“广顺来。邓嗣禹、周一良来”。2 月 28 日，顾颉刚“到汽车行，晤周

一良、徐宝谦等”。3 月 17 日，“写家升、一良信”。12 月 2 日，“嗣禹

偕周一良来”a。1935 年 5 月 13 日，“一良来”。5 月 16 日，顾颉刚“到穆

楼，听适之先生演讲颜元”b。次日，顾颉刚向胡适推荐即将本科毕业的

周一良，该函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昨日匆匆，忘述一事：

燕大历史系有一周一良君（安徽人，大约是周学熙的孙子），

学业很好，于今夏毕业，下半年他想留学东京帝大（他的日文很

好）。不幸帝大只承认中国六个国立大学，燕大不在其内，大学毕

业没有资格进他们的研究院。因此，他托我转求先生，可否到北

大来尽半年多的义务（最好是助教名义，或史学系，或研究所），

不要钱，白作事，但求明年四月东渡时，可以拿出北大证明书给

他们看。所谓证明者，即是北大的聘书或校长、文学院长的证明

函件。他因为家庭教育好，所以他的英文、日文都好，对于考古

学、文字学都有造就。先生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学生顾颉刚上。二十四、五、十七c

胡适的日记中未见对此推荐信的回应。周一良毕业之后，获得哈燕奖

学金，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35 年 6 月 22 日，顾颉刚日记中披露了领

受奖学金的学生名单：

a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 160、164、169、267 页。

b　同上书，第343 页。这是胡适在燕大系列讲座“颜李学派”（共三讲）的第二讲。胡适当天的日

记：“下午到燕京讲颜元。”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1934—1939），台北：联

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第 205 页。

c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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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决定奖学金领受学生：

国文系：李素英（继续）、李文郁、陈梦家、周杲、（后补）

张玮瑛

历史系：邝平樟、周一良、张家驹、刘选民、（后补）姚家积

哲学系：朱宝昌a

6 月 29 日，顾颉刚“到嗣禹卧室访季龙，并晤一良”。10 月 4 日，顾颉

刚“乘六时车归，遇周一良”b。周一良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大日本史〉

之史学》，刊发于《史学年报》。既敷《介绍〈史学年报〉》一文中，对

周一良的论文评介颇高：

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大日本史》，创修于日本水

户藩主德川光，自开馆以迄完成，凡历二百五十十年，叙神武天

皇至后小松天皇间事，凡三百九十七卷，为彼邦史学巨制。周先

生精日文，于史学造诣颇深。是篇述大日本以前之日本史学， 《大

日本史》编纂始末，甚为详细；而其批评《大日本史》之各点，

尤具卓识。c

1936 年 1 月 23 日，周一良发表了书评《评杨 译〈长安史迹考〉》，

指出足立喜六《长安史迹之研究》的杨 汉译本《长安史迹考》中所

存在的各种问题，他认为“杨氏译文中错误屡见，至足惊诧”d。5 月 21

日，《华北日报》第九版《燕大本年度领受荣誉奖金者 数十位男女士

欣然色喜》刊载了“受奖人姓名”：

a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 358 页。

b　同上书，第 360、396 页。

c　既敷：《介绍〈史学年报〉》，《大公报天津版》1935 年 11 月 8 日第十一版“史地周刊”。

d　周一良：《评杨錬译〈长安史迹考〉》，《大公报天津版》1936 年 1 月 23 日第九版“图书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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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哈佛燕京留交额及奖金， 由博晨光教授报告。 自

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共十四人，计研究生张家驹、张玮瑛、陈梦

家、周杲、周一良、朱宝昌、邝平樟、刘选民（以上为第一年研

究员）；李素英（本年为第三次）；蒙思明（仅领一部份）；高名凯

（仅领一季）。研究员计有邓嗣禹（本年为第三次）、杨荫浏及翁独

健。……

作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周一良名列十四位获得哈佛燕京奖学

金的名单之中。7 月 2 日，在顾颉刚家，“一良、家驹来。”a当年的《燕

京大学学生名录》中记载：

35504　Chou I Liang　周一良　历史研　安徽至德　一楼b

在读了一年的研究生之后，尚未毕业的周一良就被陈寅恪推荐到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周一良读研时的双导师是洪煨莲和容庚，

拟写的学位论文题目是《日本史资料辑要》。据当年的《私立燕京大学

研究院概况》（见表一）：

表一　燕京大学研究院学生题名录（摘录）c

学部 姓名 性别 论文题目 导师

历史 张玮瑛 女 清代漕运 邓之诚、容庚

周一良 男 休学 日本史资料辑要 洪业、容庚

侯仁之 男 天下郡国利病书补续·山东之部 洪业、顾颉刚

办理了休学手续的周一良，在中央研究院如鱼得水。但由于时局

a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 499 页。

b　燕京大学编：《燕京大学学生名录》，燕京大学，1936 年，第 7 页。

c　燕京大学研究院编：《私立燕京大学研究院概况》（民国二十五年度），燕京大学研究院，1936 年，

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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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他未能再返回燕大去完成学位论文。1937 年 1 月 31 日，在

南京，顾颉刚“到研究院，晤骝先、槃庵、一良、贞一、毅侯。回旅

馆”a。3 月 21 日，顾颉刚“与履安、起潜叔夫妇同到崇文门正昌饭店吃

饭”，“今晚又同席：煨莲、希白夫妇、绍虞夫妇、仁之、玮瑛、羡季、

起潜叔夫妇、选民、润缗、士嘉，共约七十人。周一良、邓懿（订婚

人）”b。当天周一良和女友邓懿订婚，邀请了师友亲朋约七十人，场面

不可谓小。在北平订婚之后，周一良仍回到南京，在史语所从事研究，

当年购买了《洛阳伽蓝记》（该书题记“廿六年四月一良记于南京北极

阁下”）、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题记“周一良，廿六年四月廿

五日于南京”）、冯承钧译《中国之旅行家》（题记“一良，廿六年五月

于南京”）等书籍。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

月 16 日，清华大学教授吴宓“遇周一良与邓懿女士，知槐树街四号景

珊、叔昭宅业已代为结束”c。

1935 年，周一良首次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深受震撼，

从此更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他原本的志向是研究日本史，而不是

比较文学，之后便对梵文和佛学、敦煌研究逐渐着迷。周一良学习梵

文的外在动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就是他想追随非常崇拜的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之路，而“学

习梵文等文字，肯定有助于走他的道路”d。1983 年 1 月 29 日，周一良

致函老友谭其骧时还提及此事：“一良夙昔服膺寅恪先生，在美习梵文

学佛经，亦由于志在走寅老道路。但资质远非寅老之比，亦非上述诸

公之比。故解放前虽努力而成就有限。”e 

无独有偶，季羡林就读清华大学时（1930—1934）想学梵文也与

a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 592 页。

b　同上书，第 621 页。

c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六册（1936—193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8 年，第 198 页。

d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29 页。

e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十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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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有关。季羡林《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的》一文中的说法是：

“我曾同几个同学拜谒陈先生，请他开梵文课。他明确答复，他不能

开。”a季羡林现存的《清华园日记》并不是他四年大学生涯的完整记

录，其中并未有选修陈寅恪课程的记载。1936 年秋，季羡林在哥廷根

大学将所修的主专业从“德国语文学”改为“印度学”，终于圆了学

梵文的梦想。有关此事的因缘，季羡林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常称自己

学梵文是受陈寅恪所授“佛经翻译文学”课程的直接影响。b1933 年 8

月 29 日，季羡林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学术方向：“中国

文学批评史、德国文学、印度文学及Sanskrit。三者之一，必定要认真

干一下。最近我忽然对 Sanskrit 发生了兴趣，大概听 Ecke 谈到林藜光

的原因罢。”c可见，季羡林当时想到梵文，并不是因为仅仅听了陈寅恪

的“佛经翻译文学”课而来。Ecke，即德籍教授艾克（Gustav Ecke，

1896—1971，又名艾锷风），他 1928 年下学期入聘清华。《吴宓日记》

记载 1928 年 10 月 17 日下午“4—6 在 Winter 室中茶叙，并晤新来之 Dr. 

Ecke。”11 月 9 日又记载：“晚7—10 访 Winter，并晤 Ecke德国人，博士，

新聘教授。”d Winter（温德），即 Robert Winter（1887—1987），时任清

华大学英语教授。e艾锷风当时向学生们提到林藜光，是因为他们两人

都是在钢和泰家中研读梵汉佛典班的成员，而且1933 年夏林藜光远赴

法国巴黎去学习印度学和梵汉佛教典籍。

其二，当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许地山教授曾开设过梵文课。周

a　季羡林：《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的》，《书林》（上海）1980 年第 4 期，第 18 页。又，季羡林在作

口述史时（2008 年 11 月 1 日下午）也是这么说的：“当时，我们有几个学生，就请这个陈寅恪先

生开梵文课，陈寅恪先生说我开不了，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季

羡林口述史：大国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77 页）

b　季羡林：《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 年，第 73 页。季羡林：《留德

十年》，第 48 页。

c　季羡林著，叶新校注：《清华园日记（全本 校注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 年，第 151 页。

d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四册（1928—1929 年），第 147、159 页。

e　参见〔美〕伯特·斯特恩著《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马小悟、余婉卉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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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毕竟是书生》中有对当年情况的回忆：“1930 年初进燕京国立

专修科时，看见宗教学院课程表上有许地山先生讲授的梵文，兴致勃

勃去签名选修。谁知选修的学生太少，没有开成。”a虽然没有机会在国

内学习梵文，但是周一良在心中扎下了想学梵文的念头。

（二）周一良留学哈佛与梵文学习

1939年，作为燕京大学的师资梯队培养人才b，周一良受洪煨莲教

授推荐，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赴哈佛大学留学，以便毕业后回

燕大任教。出国前夕，4 月 24 日周一良致函傅斯年，对去哈佛留学，

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美洲汉学远非法德之比，于一

良所学恐无多裨补，虽涉重洋，其孤陋谅与居津相等。” 另一方面，他

觉得“然在中国文史以外，如东亚史地以及宗教美术诸课程，或有可

供采撷者。外国语文方面亦可进步一二”c。而能够学习梵文也是他愿去

哈佛的主要原因之一。周一良在《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中有如下的

回忆：

另外还有一种想法，我还是很崇拜陈寅恪先生的，想走他的

道路，我知道他曾经在美国、在德国学梵文，就是古代印度文，

然后用梵文的知识回来再研究中国的佛教，研究中国的文化史。

我想我要到哈佛去，我也可以学梵文，在国内没有机会了，到哈

佛去以后可以有这个机会。我虽然是去哈佛，我还可以继续走陈

寅恪先生所走的道路，我学他所学的东西，将来回来还可以研究

他所搞的这个范围。d

1939 年 9 月 17 日，周一良致函傅斯年，汇报到哈佛之后的选课情

a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 32 页。

b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七册，第 135—136 页。

c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十册，第 16 页。

d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七册，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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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课程已选定法文、东洋美术及日英翻译三门，尚须补习拉丁，以

备明年选读一二西洋历史科目，德文及梵文亦须待明年选习，大约此

行最大收获端在语言方面矣。”a

1940 年 11 月 13 日，周一良又致函在四川李庄的傅斯年，汇报了在

哈佛的语言学习情况： 

一良未来哈佛前本无大志，但谓习得一二工具如法德文字，

即不虚此行。去年所习课程为日英翻译、法文、梵文及语言史。

因梵文对治中国中古历史颇有用，在国内复无处可学者也。今年

暑假仍续读法文，开学后除续选日英翻译及梵文外，并习希腊、

拉丁及德文，故异常忙碌。日英翻译为本系主修课程，然大部分

时力反用于其他语言。哈燕诸公主张治东方语文非娴西方语言之

学不可，而欲窥西洋语言学之门径，又非解希腊拉丁文不可。故

今年迫于功令，不得不双管齐下。所幸去岁治梵语用功甚勤，有

此根柢。视希腊拉丁有曾经沧海之感，德文更属小巫见大巫矣。

唯除梵语、德语外，希腊拉丁从来殊无用处，费此冤枉功夫，未

免可惜耳。……能多留一二年，于治梵语最有益，因德法等近代

语言有一两年功力即可读书，梵语则不然。一良若能锲而不舍习

之四年，庶几归国后稍能独立深造，仅习一二年全无用处也。b

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中，有“哈佛七年”一节，回忆了当年

在导师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或称“爱立才夫”；日文名字“英利世

夫”）教授的支持下，没有按燕京大学的安排去攻读比较文学，而是确

定以“日文为主、梵文为辅”。周一良跟随科拉克（Walter Clark）教授

在哈佛敲开了梵文之门。据周一良哈佛留学时的成绩单显示，他选修

的 India Philology（印度语文学）就是梵文课，共学习了三年，成绩均

a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十册，第 17 页。

b　同上书，第 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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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 等（A- 和 A）。因为“主要课程得 B 等是无法交待的”，周一良

在梵文课上不得不加倍努力，因此，老师科拉克称赞他“必然是拼

了命”。

周一良在哈佛学梵文时所用的工具书，即莫尼·威廉斯（Monier 

Monier-Williams）的《梵英大字典》（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是

他父亲寄给他的。“我父亲早年为准备翻译康德著作，购备了不少外文

字典，我记得其中有莫尼·威廉斯的《梵英大字典》。在珍珠港事变之

前由天津寄到剑桥。藏于自庄严堪三十年的工具书终得其用。”a周启锐

编《周一良读书题记》中也有相关的条目：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此书藏于自庄严堪盖二十年，一良来美治梵文始获用，不知

他年能读此书否耶？廿九年四月二日由津与萝厂照片六张，乾儿

抓周照片三张同寄到，一良识于剑桥。

一良参考用书。三十八年七月重装订。

周一良在《怀念敬爱的父亲》一文中也有回忆：“由于他（弢翁）对西

方哲学文学抱有浓厚兴趣，又有译书计划，所以早年他还搜集了不少

西方哲学文学的书籍，以及古语言的字典之类。后来学梵文时，他收

藏近三十年而当时已很难买到的一部大型梵英字典，成为我不可缺少

的工具书。”b这也正印证了季羡林对青少年时期周一良的那句评论“读

书条件好到无法再好的水平”。

在哈佛与周一良一起学梵文的同学人数较少，但其中不乏知名学

者，比如费耐生（Richard N. Frye）、陈观胜等人。他们所学习的内容

包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那罗传（那拉王子故事）、佛经《佛所

行赞》与《妙法莲华经》、梵剧《小泥车》等。周启锐编《周一良读书

a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 33 页。

b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九册，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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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相关的条目如下：

The Little Clay Cart 

周一良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买于哈佛合作社。

在哈佛学梵文，曾读此剧本原本。但购得英译本后竟未过目。

三十年后，写简明世界史教材中印度封建社会一章，始裁读之，

亦所谓养兵千日矣。七二年六月记于燕东园。

Auld Lang Syne

尝读书马氏自传及其夫人所辑手札，心仪其人。坊间每见此

书，前集记马氏与文学艺术界人交游始末。此集所记则天竺知识，

并有关吠陀经文，颇不多见。三十五年五月九日购于美洲剑桥之

图亭书店，一良。

（ 编 按：F.Max Muller 著，1902年纽约出版。题记时间在

1946年。）

《佛所行赞》

在美曾读庄士敦校本《佛所行赞》，归国后又从自庄严堪旧书篦

中检出此册，回并插架。三十六年五月太历元宵夜一良记于天津。

（编按：梵文本，1893年牛津出版。题记时间在1947年。）

《小泥车》

一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收到，昔曾读此剧梵本，忽已十余

年矣。

（编按：此书为首陀罗迦著，吴晓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1957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a

周一良在哈佛七年，还购买了《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本

生鬘》（Jātaka-Mālā）等梵本（或英译本）的印度学、佛教学典籍b。

a　周启锐编：《周一良读书题记》，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九册，第 417、418、419、427 页。

b　王邦维：《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文汇报》2023 年 1 月 7 日第八版“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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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的学习对周一良撰写并顺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印度来华

密宗三僧考》（Tantrism in China， 汉译《唐代密宗》）有重要的支撑作

用。该论文于 1945 年刊发《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这篇论文四十年来颇受重视，有的佛教史参考书目中列为

必读，对我可谓‘不虞之誉’了。”a关于该英文论文的汉文题目，“太

初先生在自己保存的单行本封面上有两条题记：‘《唐代密宗三僧考》，

一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印就’，‘《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发现此册尚存因题’。”b

周一良的学术水平也得到胡适和傅斯年的认可。1943 年 10 月 14 日，

胡适在波士顿“下午见陈观胜，他是学梵文、Pali、藏文、日文的，现

预备比较汉文、梵文、藏文的小乘律”。“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饭。同

坐的杨联陞、吴保安、任华，都是此间最深于中国文字历史的人。周

夫人亦是有学问的。一良说，唐文宗第一个年号是大和。不当作太和，

钱大昕曾有考证。”c 1944 年 6 月 29 日，“戏改杨联陞的‘柳’诗，却寄

杨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约杨、周两君去北大教书，他们都有

宿约，不能即来。）”d。12 月 16 日，是胡适五十三岁生日的前一天，他

约请了二十一位朋友聚餐，“在座的是赵元任夫妇、周一良夫妇、王

恭守夫妇、Mrs Hartman、萨本栋、吴宪、张运福、裘开明、锴兄、驭

万、大春、祖望、杨联陞、王岷源、王信忠、鲠兄、张其昀”e。1945

年 2 月 10 日，《杨联陞日记》（未刊本）记载：“晚贾公请客，有伯希

和、胡适之、赵元任、叶理绥、魏楷、张晓峰、裘开明、周一良、张

福运及余等。与贾独谈至二时。贾提议作英法之游。”f“贾公”即哈佛

a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 34 页。

b　钱文忠：“译后记”，《周一良集》第叁卷《佛教史与敦煌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第 151 页。

c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1940—1952），第 180—181 页。

d　同上书，第 197 页。

e　同上书，第 205 页。

f　蒋力：《杨联陞别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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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汉学家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周一良在哈佛有机会结

交当时国际学界的顶级人物。7 月 21 日，周一良致函胡适，请求对方

为自己的第二个新生儿取名。a10 月 17 日，傅斯年致函胡适，提及要

为从昆明复员回到北平的北京大学聘请新锐师资，“史学系：从吾、毅

生、子水、向达。非大充实不可。受颐必须拉回，愈早愈好。此系，

史语所可以有人补充，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

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

（也值得）。”b

梵学知识的积累有益于周一良归国后开展的佛教史、魏晋南北朝

史、敦煌文献研究，为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语言基础。这也让当时的

学界同仁多认为周一良是继承陈寅恪先生学问衣钵的最佳人选，即

“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杨联陞语）。

二、周一良归国之后的经历及其与
梵文相关的研究

1946 年 9 月，周一良“从金门归国于山猫号舟中读”《李卫公会昌

集》。10 月，他回到国内，受聘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讲授高级、初

级日语及佛教翻译文学。11 月 1 日，邓之诚的日记云：“晚，周一良来，

新自美国归来也，见之颇喜，久谈始去。”c11 月 29 日，“周一良来，馈

《十经斋遗集》二册，羹持四把”d。清代沈涛《十经斋遗集》（一函二

册）乃 1936 年 7 月由周叔弢自庄严堪刊印，其版式颇受学者称道。12

月 19 日，周一良受邀在校内作了一次演讲。《燕京新闻》做了简要的

a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十册，第 22 页。

b　王泛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年，

第 1639—1649 页。

c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396 页。

d　同上书，第 3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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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甫由美返国之燕大日文教员周一良应该校益友会之邀，于十九

日晚七时讲述‘美国人研究东方语文学之概况’。”a周一良主要介绍和

评述了美国东西部大学在研究汉文方面的不同侧重点。

1947 年 2 月 8 日，《大公报》（天津版）第六版“大公园地”所收的

《艺文往来》，也有一则关于周一良的消息：

刚从哈佛回来的周一良在燕京执教，教佛经。周为北方名藏

家周叔弢先生令息。秋浦周氏一门多俊彦，一良叔辈周叔迦先生

曩在北大教佛学，不到校上课，同学辄去其家佛堂中，蒲团静坐，

相对无言，遂得顿悟，亦北大教授中别开生面者。（R）b

此消息类似道听途说的轶事，多半是不真实的。周一良在燕大教日文

和佛教课程，而不是单纯的佛经。

（一）从燕大到清华：周一良的跳槽经历

周一良本是燕大多年培养的后备师资，司徒雷登也很期待周一良

毕业归国任教。然而，周一良到燕大任教不到半年，就有了离开之意。

周一良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不满副教授职称和较差的住房待遇

这两个原因。

或许此事还与他没有直接指出来当时的学校人事矛盾有关。周一

良是洪煨莲选派赴美的，身上不免有洪派的标签。1946 年 1 月 28 日，

在邓之诚家，“午，洪煨莲来，言即将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以半年

为期，俟在重庆取得出国护照，即将乘飞机前往”。4 月 19 日，邓之诚

“知洪煨莲于十六日飞沪赴美”c。 1947 年 2 月 23 日，邓之诚“得王钟翰

上月三十日书，言洪煨莲已于三十一日赴旧金山，乘飞机往檀岛讲学，

五月底毕。哈佛决定再聘一年，煨莲未定，其妻则甚愿留美云云。我

a　《美大学研究汉文 东西部重点不同　周一良在燕大演讲》，《燕京新闻》1946 年 12 月 23 日第四版。

b　《艺文往来》，《大公报》（天津版）1947 年 2 月 8 日第六版“大公园地”。

c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348、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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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知其不肯归也”。4 月 6 日，“聂崇岐（言得洪煨莲信，今年不归矣）、

陈洪舜、冯家昇来”。4 月 8 日，在邓之诚家，“齐思和来言，渠得洪煨

莲信，言‘今年不归，以燕校败坏至此，如归恐更不好处。唯盼予

及史系同人坚忍云云’。又言昨此间校务会议陆志韦宣布下年辞退教

员已发通知，未得通知者一律留任。晚，周一良来，久谈”。一直到

1948 年 10 月 1 日，“齐思和来，言聂崇岐有信，洪煨莲归兴不浓，将

先后往华盛顿、纽约及旧金山等处作巡回讲演”a。洪煨莲本人当时滞

美未归，自然无法给周一良提供护佑。燕大的人事聘任基本由陆志韦

主导，周一良不太容易得到太多的照顾，反而有被辞退的风险。周一

良 1947 年 4 月 8 日当晚与邓之诚所谈，或许就与辞退教师、改投清华

一事有关。

清华大学方面早就有引进周一良的意愿。1947 年 2 月，外国语文

学系主任陈福田教授致函梅贻琦校长，内容如下：

月涵校长钧鉴：前年在昆明时曾与冯院长谈到聘请周一良先

生为敝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担任日文及历史课程。复校后，亦

已与雷院长商量过此事。惟因历史系已有王信忠先生担任日本历

史等课程，历史系又因有名额之限止，不能合聘周先生。而敝系

日文课程今年勉强请到关世雄先生担任，关先生教书虽努力，但

无论如何比不上周先生，故拟先请示聘任委员会可否进行聘请周

一良先生为敝系副教授（或教授），月薪多少，以便打听渠能到清

华服务否（此事尚未与周先生谈过，而尚未与见面过）。

周一良先生毕业燕京大学，后在哈佛大学续得硕士与博士学

位（民国三十三年夏）。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在哈佛当教员，担

任日文课程。三十五年秋返燕京，担任日文及佛教课程（在燕京

为副教授）。周先生博士论文是与佛教经书有关系，故对于梵文亦

a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414、420、421、460 页。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跨文化对话第 48 辑158

有研究与兴趣。现每星期到陈寅恪先生家旁听功课，渠是有造就

的青年学者。敝系深望能聘为教师。专此，顺颂

钧安！

 陈福田　谨上　二月七日

清华大学档案馆现存此信函（二纸）首页，夹杂有三处学院与校方的

批示文字：“本年有关先生授日文课，如系中尚有余额，似亦即下学年

起聘为宜。海宗，八日。”“待下次定 二、十一。”“聘为外语系教授，

460 元，下学年。”a 

2 月 25 日，代理文学院长雷海宗教授就此聘任事宜致函校方： 

关于上次聘任委员会外语系未决各案查询结果如下：

（一）周一良先生，据陈寅恪先生言，造诣甚高，现在他校待

遇，因有特殊情形，不足为据，如下年聘请，可予以教授名义，

待遇照例。……

此函中的梅校长批示：“卅六年教授，460 元。琦。三、七。”b1947 年 3

月 17 日，叶企孙代发的公文：“周一良、何高克正、李广田、钱三强

诸先生之聘书，可即根据三月七日聘任委员会之记录缮发。”同一

天清华大学秘书长（暂代）陈岱孙的批复：“秘书处发聘书，通知

出纳组。”c 

1947 年 4 月，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一文中介绍外国语文

a　《致函梅贻琦：可否聘请周一良为敝系副教授或教授》，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1-4：

2-102：1-027。

b　《聘任委员会关于外语系周一良、梅香兰、何高克正的决案结果》，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

号 1-4：2-102：1-028，页号57。孟繁之最早注意到此两份档案。参见孟繁之《读〈周一良读

书题记〉》，分载《东方早报》2013 年 3 月 10 日、3 月 17 日“上海书评”。

c　《周一良、何高克正、李广田、钱三强诸先生之聘书可即根据聘任委员会之记录缮发》，清华大

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 1-4：2-103：2-039，页号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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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的情况，提及“现时本系对下学年计划已开始进行，旧教授中决

定返校者有吴宓及胡毅两位教授，应聘下学年来校任教者有莫泮芹及

周一良两位教授” a。

在邓之诚的日记中，偶尔可见两人的往来。1947 年 6 月 29 日，“晚，

周一良来”b。9月30日，“午，周一良来”c。而在1947年8月，周一良正

式离开燕京大学，改聘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不过，1947 年 9 月 18 日，《华北日报》刊登了《燕大本年教授阵

容》，其中国文系的师资有： 

［本报讯］燕京大学本年度教授阵容，至为强硬，均系罗聘国

内外专家。兹将各院系教授名单志次：

文学院：院长梅贻宝。（1）国文系：主任教授高名凯，教

授梁启雄、林庚、朱自清（兼任）、陈梦家（兼任），副教授

（周一良）d。

从此则报道来看，燕大仍然是以副教授名义来聘请周一良，但他下决

心去了清华大学。1947 年 9 月 26 日，朱自清“访周一良、陈寅恪”，次

日他又收到一良的来信。e说明周一良已经正式到清华工作了。11 月

15 日，朱自清又收到周一良的来信。f

1947年11月，周一良填写了一份履历表（见表二），具体内容如下：

a　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二期，1947 年 4 月 25 日。此据《清

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第 38 页。

b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430 页。

c　同上书，第 438 页。

d　《燕大本年教授阵容》，《华北日报》1947 年 9 月 18 日第五版。

e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472—473 页。

f　同上书，第 4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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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清华大学教员资格审查履历表（三十六年二月修正）

姓名 别号 性别 籍贯 生年

周一良 男
安徽省

至德县
民国纪元后 二年一月

现

任

职

务

职别
服务院

系
到职时期 擅长科目

教授
文学院

外语系
卅六年八月

东方语言（日本文、梵文）

中国历史（六朝隋唐时代）

学

历

学校名称 院系科
毕业

年月

领受学位

年月

呈制证件

类别（件数）

燕京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
廿四年

六月
廿四年六月

毕业证书已

于南京陷落

时散失

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东方语文系

卅三年

六月
卅三年六月

博士证书

（壹）

经

历

服务机关 职别
任职年

月
卸职年月

呈缴证件

类别（件数）

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廿五年

八月
廿六年七月

美国哈佛大学 Teaching fellow
卅二年

九月
卅三年八月

同上 Instructor
卅三年

九月
卅五年八月

燕京大学 副教授
卅五年

九月
卅六年八月

证明书

（壹）

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
专任研究员 在假 年　月

北京大学 兼任讲师
卅六年

九月
年　月 聘书（壹）

故宫博物院 专门委员
卅五年

十二月
年　月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161“也是学梵文的”

随

缴

著

作

名称 出版处所 名称 出版处所

魏收之史学
燕京大学

燕京学报社
能仁与仁祠

燕京大学

燕京学报社

Tantrism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Notes on Marvasi’s 
Account o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粘

贴

像

片

请予审

查等级

填表年

月

通讯处

永久 现在

教授
卅六年

十一月
天津第十区桂林路廿号

北平清华大学胜因院廿二

号

备

注

其他著作散见于《央研院史语所集刊》、《燕京学报》、《史学年报》、《图书

季刊》、《大公报》文史周刊、图书周刊等

从此表中可见，周一良到清华入职的时间是 1947 年 8 月。在学术

方面，周一良对自己的梵文水平是相当看重的，将其列为擅长科

目之一。

1948 年 3 月 30 日，朱自清“与芝生共商系计划。”a1948 年 9 月 23

日，《华北日报》刊登《清华教授阵容及本学期所授课程》，其中文学

院哲学系有“师觉月（早期印度哲学）”，历史系有“周一良（亚洲诸

国史）”b。周一良“我在清华中文系开‘佛典翻译文学’课，系主任朱

佩弦（自清）先生事后告诉我，他问过陈先生我行不行，陈先生表示

赞成，朱先生才同意的”c。

周一良在清华任教期间，也到燕大和北大兼课。1948 年 2 月 7 日，

邓之诚的日记记载：“下午，齐思和来，久谈，言周一良只允兼课，

a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下”，第 500 页。

b　《清华教授阵容及本学期所授课程》，《华北日报》1948 年 9 月 23 日第五版。

c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毕竟是书生》，第 130—149 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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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专任，可谓固执。”a很显然周一良不愿再重归燕大。燕京大学编

《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中的历史系师资名单有：“周一良 Chou Yi-

Liang，  Ph.D.，Professor（Part-time） 兼任教授”。b 6 月 19 日，“傍晚，

周一良来，以影印本《名家诗永》为赠”。此《名家诗永》影印本应

该是 1936 年至德周氏借官田徐氏藏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砌玉

轩刻本影印的王尔纲评选本。这仍然相当于周一良拿本家的产品赠

送给邓之诚。11 月 7 日晨，邓之诚“偕钟翰赴清华访周一良，不晤”。

11 月 10 日，“周一良来”。1948 年 12 月，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筹备委员

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居然将周一良收录其中：

周一良　安徽至德　史学系兼任讲师　清华大学胜因院

22 号c

1949 年 8 月 1 日前夕，周一良填写了一份应聘书，从清华大学外文

系转而应聘历史学系。其内容如下：

应聘书

兹应

国立清华大学之聘为历史学系教授并愿履行后列聘约

（一）此项聘约以一年为期。（自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一日起）（至民

国三十九年七月卅一日止）期满若得双方同意再行续订。

（二）薪金每月国币　　元。

（三）一切待遇照本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办理。

 （签字盖章） 周一良　　（周一良印）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一日

a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444 页。

b　燕京大学编：《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中英文本），燕京大学，1948 年，第 8 页。

c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年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第 44 页。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163“也是学梵文的”

此“应聘书”左下方另有签收日期“三八、七、卅收”。a周一良改任

历史学系教授之后，按“清华大学规定教授要开三门课。周先生除在

历史系开《日本史》外，还在外文系开《高级日文》，在中文系开

《佛经翻译文学》”b。这种开课安排充分体现了周一良的跨学科研究

能力。

1949 年 8 月 15 日的中午，邓之诚“设酒为司马笑夫妇饯行，邀

高名凯及周一良夫妇同饮”c。司马笑是就读燕京大学的美籍留学生。

1950 年 7 月 15 日，邓之诚日记云：“齐思和来言：已商订周一良兼

课之约。”d1951 年 9 月 18 日，清华大学公函致燕京大学，仍同意陈

梦家等教授在燕京大学兼课。这说明两校教授相互兼课的情况一直

保持着。

（二）周一良回国前后与梵文相关的学术研究

周一良在哈佛修习了梵文，除用于博士论文的写作之外，他还用

于佛教史、敦煌研究等相关的论题。从语文学的角度来说，周一良对

之有一定的兴趣，他掌握了语文学的基本方法，也能运用到自己的研

究之中，但他从未从事过梵文写本校勘或梵汉文献对勘之类的工作。

周一良利用自己的梵文知识，有效地深化了佛教史、佛教文献等相关

问题的讨论。就此而言，这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文史研究者所

无法从事的工作。

在归国之前，周一良刊发了《中国的梵文研究》一文。e该文首先

介绍了印度梵文的简况，主要梳理了历代佛经翻译过程中汉地僧人关

于梵文的著作（如悉昙、《天竺字源》、字书、佛经音义、《梵语千字

文》、《梵语杂名》、《翻译名义大集》等）、梵文在汉语中留下的痕迹、

a　《周一良聘书》，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 2-259-49002-105。

b　齐世荣：《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外国史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15 年第 1

期，第 60—64 页。

c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454、461、462、479 页。

d　同上书，第 524 页。

e　周一良：《中国的梵文研究》，《思想与时代》月刊第 35 期，1944 年，第 10—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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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经文体中的梵文语法现象。可以说，该文是国内学者第一篇关于中

国梵文的小史，指出了历代的相关文献和语料，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

该文所涉及的内容，季羡林也很有兴趣，他发表的短文《从中印文化

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从文化关系史的角度进行了简要的论述。a

其内容的丰富性实不如周一良的《中国的梵文研究》。周文的价值也得

到了后辈从事佛教语言研究学者的认可，被收录于《佛教汉语研究》

一书中。b

1947 年 6 月，周一良的《能仁与仁祠》充分考虑了巴利文《长部》

（Dīgha Nikāya）中的语料，来考证“能仁”中的“能”字的原意，还

利用了佛教《法句经》（Dharmapada）、马鸣（Aśvaghoṣa）的梵文长

诗《美难陀传》（Saundarananda）中的例句，从而阐明了“能仁”与

“仁祠”得名的由来。c

周一良《论佛典翻译文学》从纯文学、通俗文学、语言史三个角

度，阐发汉译佛经的文学价值。周一良利用梵文、巴利文佛教原典来

考证对应的汉译文本中的词汇（或段落）意义。 他引证了梵本《佛所

行赞》（Buddhacarita）中的 śirasyupaghrāya（“原指印度一种连嗅带吻

的礼节”），来确认汉译本《佛所行赞》卷一“王见太子至，摩头瞻颜

色”中的“摩头”的含义。《佛所行赞》的不同版本中，存在“生亡

我所钦”与“共我意中人”的异文，周一良指出梵本中相应的Gataḥ 

kva sa chandaka manmanorathaḥ 与后者意义更吻合，从而解决了长期

存在的异文确认问题。周一良还发现了与梵本民间故事集《五卷书》

（Pañcatantra）相对应的汉译佛经中的寓言故事等。此外，周一良还

指出了《义足经》的巴利文名称 Arthapada、梵文 Punarapi（复次）

的含义。d

a　季羡林：《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国防新报》1948 年革新第 1 期，第 8—9 页。

b　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466—481 页。

c　周一良：《能仁与仁祠》，《燕京学报》第 32 期，1947 年，第 152—161、272 页。

d　周一良：《论佛典翻译文学》，《申报·文史副刊》第三—五期，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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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4 月，周一良刊发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

一文，有梵本《佛所行赞》（Buddhacarita）作为讨论的知识背景，虽

未直接引用梵本中的偈颂，但讨论了该诗作的名称。a

1948 年，周一良的《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

卷三种》利用敦煌写本数据，与多语种的《法句经》写本的内容相比

勘，以论述汉译本诸版本中的异文之正误。该文不仅提及藏译《优陀

那品》（Udānavarga，《法句经》之一种），还利用了巴利文《法句经》

的偈颂及其英译文本进行对勘。此文也引用了“友人季羡林先生据巴

利文 Vinaya I.7”的考证以及“季君比照上引诸文”所得出的结论。周

一良在季羡林的论证基础上，引用巴利文和藏文的数据，推断写本中

的“弃故”比“弃欲”更符合原典涵义。b

1949 年 6 月刊印的《〈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中，周一良引用了

“梵文俗语混淆的小乘佛传”《大事》（Mahāvastu）、“较晚的梵文大乘

佛传”《神通游戏经》（Lalitavistara，对应汉译《普曜经》）、梵藏汉

《佛所行赞》、巴利文本生经 Nidānakathā 中有关白象下生等资料，来确

定《牟子理惑论》所引证资料的年代。本文所涉及的资料语种（梵巴

藏汉）较多，说明周一良对多语种的佛教文献较为熟悉。c

周一良在与梵文相关的研究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比较关注

重点文化词汇的梵汉源流，比如，他参与讨论唐代变文与俗讲时，在

《关于唐代俗讲再说几句话》一文中，特别指出“变文”的“变”是梵

语 citra（画）的对译。这一观点多年后得到日本学者辛嶋静志的认可

和进一步的阐发。d

a　周一良：《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申报》1948 年 4 月 17 日“文史副刊”第 19 期。

b　周一良：《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图书季刊》1947 年新 8 卷第

1—2 期，第 22—24 页。

c　周一良：《〈牟子理惑论〉时代考》，《燕京学报》第 36 期，1949 年，第 2—24、341 页。 

d　〔日〕辛嶋静志：《变、变相及变文之义》，裘云青译，方一新主编：《汉语史学报》第22 辑，

2020 年，第 259—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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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见周一良信札及其与季羡林的学谊

周一良归国之前，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

大学等单位都有意聘任他，但他按照事先的约定，重回燕京，执教中

文系。由于学术兴趣的部分相近，再加上都是陈寅恪的崇拜者，周一

良与季羡林不可避免地在北平相遇和相交。

1946 年 11 月 27 日，《大公报》（香港版）第三版“文史周刊·图书

周刊”刊发短讯《北平图书馆增设研究室 聘定学者多人分任会务》：

［本报北平电话］北平图书馆为便利研究起见，近又增设国

际问题研究室、舆图研究室及金石拓片研究室，均于十二月一日

正式开放。闻该馆近聘学者多人分任馆务，已发表者有秘书主任

兼总务主任吴光清（芝加哥大学图书学博士，不久返国），西文

秘书顾子刚，采访主任李芳馥，编目主任会宪三，善本主任赵万

里，特藏主任于道泉，舆图主任王访渔，研究主任王重民，阅览

主任莫于敏卿，日本研究室顾问张凤举，苏联研究室顾问叮邦福

（俄国驻平学者），编纂委员会委员向达、陈梦家、周一良、孙楷

第、季羡林、陈寅恪等。又该馆除继续出版《图书季刊》外，并

与《大公报》商妥自下月起恢复“图书周刊”，报道学术消息，介

绍中西新书。

周一良、季羡林、陈梦家能与陈寅恪、向达等名家一起被北平图书馆

合聘为编辑委员会委员，说明袁同礼等北平学界前辈对这几位海归的

青年才俊是很看重的。1947 年 1 月 11 日，周一良与季羡林首次见面的

第二天，他们就在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同礼）请客时同桌，“八点

前吃过早点，到研究室去，想抄论文，但替周一良查《大藏经》，没能

抄成。十点到北楼去上周祖谟先生的课，十二点下课，同向达坐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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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平图书馆。今天袁守和请客，同桌的有胡适之先生、陈援庵先生、

向达、周一良、赵万里、邵循正、容肇祖”a。

（一）日常的交往、学术讨论与讲座

季羡林归国日记中，多次记载了与周一良交往的情况。1947 年

3 月 14 日晚，“谈到八点半回来，邓嗣禹同了周一良来，一直谈到快

十一点才走，先在我屋里，后到邓屋里，最后又到王岷源屋里”。邓嗣

禹是周一良在燕京大学时的学长，也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耶鲁毕业

的王岷源曾到哈佛燕京学社《汉文大辞典》处工作，借住赵元任先生

家。他们仨都有共同的留美经历，往来自然密切。3 月 20 日晚，季羡

林“七点多回来，屋里又冷起来。八点躺下，十点又起来，仍同周一

良、邓嗣禹、王岷源闲话。十点半睡”。3 月 31 日下午，“两点到北楼

去上课，一上两堂，人颇疲倦。回到图书馆，听说周一良来，赶忙回

来，没遇到”b。

4 月 19 日，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上课如

例。午赴哈佛燕京学社招饮，在陆志韦处。师宾月未到，到者梅福士、

海格尔、杜传诗及翁（独健）、齐（思和）、聂（崇岐）、周诸人，申初

散。”c经核查邓氏日记稿本，此处确实写作“师宾月”，但笔者怀疑此

人应为英印政府选派来北大担任客座教授的师觉月（P. C. Bagchi），邓

之诚将此人排在梅福士、海格尔等外国学者之前，说明其人也是一位

外国学者。如果他确实是师觉月，那么其未到的原因就是当天下午在

北大有演讲。另，此处的“周”应该是指从哈佛归来的周一良。

4 月 24 日下午，“到对面小馆吃过晚饭，到研究室拿了本书，在操

场里遇到周一良同邓嗣禹。站住谈了半天，回来看报，看 Kielhorn”。5

月 5 日晚，“周一良来，谈了好久才走”。5 月 7 日，早上“就到图书馆

去，先写给周一良一封长信”。目前未能找到有关该长信的资料。5 月

a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 144 页。

b　同上书，第 177、180、186 页。

c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册，第 422—4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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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晚上，“五点半出去吃过晚饭，回来阴法鲁来，他刚走，长之来，

九点周一良来。同周一良、王岷源谈到十点多”a 。

周一良当时常去陈寅恪先生家，读报给他听。周、季两人偶尔在

陈家会面。6 月 10 日上午，“八点多出去，路上遇到豫图，到骑河楼上

车到清华去。下了车先去看邵循正，同他一同到陈寅恪师家把书价议

定。在那里遇到周一良。一同吃过午饭，同周一良步行到燕京，雇三

轮一直回到北大”。6 月 29 日上午，季羡林“八点半出去到骑河楼上汽

车到清华去，下了车就去看陈寅恪先生。谈了几个问题，浮屠与佛的

问题也谈过了。不久周一良去了，我们就没再谈下去”b。 

6 月 14 日下午，在北大教学楼，“三点 Bagchi 同汤先生去，周一良

也去了。三点 Bagchi 演讲，四点多讲完，我送他回家，回来看了会

书，外面一阵暴风雨”c。周一良此次可能去听了师觉月的演讲，其题

目为《贵霜王朝的政治与文化》。周一良在 1944 年的论文《中国的梵

文研究》中，就引述了“印度学者 P. C. Bagchi”对《梵语千字文》的

研究，特别是列举了师觉月判定《梵语千字文》的作者为唐代求法高

僧义净的几条证据。d这说明周一良早前已经关注到师觉月的研究成果。

6 月 19 日下午，“十点前周一良来，谈到十点半走”。好几次他们

都是晚上会面畅谈，可见关系较为密切。6 月 27 日晚，“七点同秦瓒、

王岷源、庄孝德到正昌菜馆去，我们替邓嗣禹饯行。苗仲华、周一良

等已经在那里等我们。吃完九点多回来，周一良同来，谈到十一点走。

外面大风”。7 月 1 日下午，“四点回来，到邓嗣禹屋里去，翁独健在那

里，周一良不久也去了。一直谈到五点半，出去吃过晚饭，回来看报，

看《胡适论学近集》。周一良来，同到王岷源屋去谈了会，又同去邓嗣

禹屋，十一点回来”。10 月 1 日，下午“周一良去谈了谈，吃过晚饭，

a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 197、203、212 页。

b　同上书，第 221、231 页。

c　同上书，第 223 页。

d　周一良：《中国的梵文研究》，《思想与时代》第 35 期，1944 年，第 10—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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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看周一良的《能仁与仁祠》”a。这是周一良将最新在《燕京学报》

刊发的论文送给了季羡林。

1947 年上学期，周一良、季羡林、邓嗣禹、王岷源、翁独健、师

觉月等人有多次的聚谈。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学术活动是季羡林邀请周

一良到北大东方语文学系作学术演讲。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自1946

年 8 月成立之后，虽师生人数稀少，又加上时局艰难，但季羡林还是

想方设法组织了一些学术活动，增加该系的活力与人气，以壮本系的

声色。除师觉月教授做了有关印度古代历史文化的系列演讲之外，季

羡林还规划了东方语文学系学术公开演讲系列，邀请年高名师或者海

归中青年才俊举行讲座。5 月 8 日下午，东方语文学系学术公开演讲首

场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教授。汤先生是推动成立东

方语文学系的中坚之一，出力甚多，他自然会大力支持该系的学术活

动。季羡林的日记中记载了当天首次演讲的情形：“两点半回到北楼，

找到汤先生。三点是东方语文学系学术公开演讲的第一讲，主讲人就

是汤先生，题目是《佛典翻译》。五点才完。同汤先生谈了谈。”

学术公开演讲的第二讲主讲人就是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周

一良。5 月 29 日，季羡林“十一点下去同汤先生谈了谈买书的问题，

回去让王先生写了几张布告” b。5 月 30 日，季羡林“十点下课，到办公

室去看王森写了个布告”c。当天下午是东方语文学系邀请燕京大学周一

良来讲座，王森所写的就是讲座的海报。下午的讲座情况是：

三点半周一良来，我们一同到北楼去。今天是东方语文学系

的第二次公开学术演讲，周主讲，题目是《佛教翻译文学》。听

的人不太多，汤先生也去了，讲完在休息室坐了会。周、汤先生、

王岷源一同回到我屋里，谈了半天闲话，一同出去吃饭。我同王

a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 226、230、232、273 页。

b　同上书，第 215 页。

c　同上。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跨文化对话第 48 辑170

请客。吃完到秦先生屋里去闲谈，十点周去［走］，我也就回来。a 

周一良演讲的题目《佛教翻译文学》，不仅与他在哈佛读博期间所学有

关，也和他在燕京大学所开的课程“佛教翻译文学”有关，属于东方

学的范畴。他的这次演讲可能就是讲述了在《申报·文史副刊》发表

的论文《论佛典翻译文学》。

10 月 13 日，北大草拟了给周一良的聘书，为“三十六年十月廿四

日发”，其内容为：

国立北京大学聘书  卅六年京字第七七一号

敬聘

周一良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兼任讲师

此订

     校长b

该聘书底稿右侧另有“闻已上课，故先拟聘。正文　十、十三。”周

一良的这份兼职讲师聘书也是郑天挺签发的。同时，根据北大 1947—

1948 学年第二学期的课表，周一良当时在北大文学院历史系兼职授

课，所讲授的也是《佛典文学》课c，他所讲的内容均属于东方学研究

的范畴。

周、季二人互相阅读论文。季羡林除看周一良的《能仁与仁祠》

之外，10 月 4 日，他还撰写和抄定《关于仁祠》一短文，该文似乎未

发表，但从题目来看，或许是对周文的补说。1947 年 11 月 20 日，周一

良也致函季羡林，讨论对方的论文《浮屠与佛》。该函内容如下：

a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 216 页。

b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 BD1948180 页码 076。

c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各系课程一览》（1947年12月），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BD1947502，

页码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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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林我兄左右：尊著拜读，至佩至佩，唯谈pud之佛字，皆

是仿佛二字连文之连绵字，或是一种progressive assimilation耶。

一良与寅恪先生谈及大作，皆于《四十二章经》 之真伪颇为怀疑，

唯兹事体大，尚须详考耳。尊作所引回纥文似以作回纥二字为宜，

因畏兀字样太晚，易滋误会也。至回纥文之 tngri tngrisi（?） 云云，

盖即《史记》诸书所载匈奴谓天为撑梨，亦即devātideva或天中天

矣。拙作取回奉上，一次不能刊完或须分两次。若能为之再觅一

处刊载，亦悉随尊便可耳。余容面罄。顺颂

著安！

 弟　一良　顿首　　十一月廿日

季羡林的《浮屠与佛》起源于当年6 月 29 日同陈寅恪先生的讨

论。7 月 2 日晚，季羡林开始“思索怎样写《浮屠与佛》”。7 月 4 日下

午，季羡林开始动笔写《浮屠与佛》。7 月 5 日、6 日、12 日、14 日，

陆陆续续写作此文。暑假期间，季羡林因为回山东老家探亲，暂停写

作。直到 9 月初回到北平，从 9 月 5 日到 14 日，季羡林才完成初稿的撰

写、修改和抄写。9 月 18 日，季羡林到清华“去看陈寅恪先生，把《浮

屠与佛》念给他听了一遍。”此后，季羡林又陆续同李荣、周祖谟等汉

语史家讨论《浮屠与佛》中的音韵问题，并补充、改写，甚至重写和

改作其中的段落。直到 1947 年 10 月 9 日，季羡林才完成此文定稿。该

文蒙陈寅恪推荐，1948 年正式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二十本（上册，第 93—105 页）。此信中，周一良与陈寅恪先生

讨论《浮屠与佛》中涉及的《四十二章经》真伪、佛字之发音、梵语

devātideva（天中天）等问题，很显然是在该论文正式发表之前。他所

提出的观点有可能被季羡林吸收，放进论文之中。此外，周一良所提

及的“拙作”，具体所指待考。

1947 年秋，周一良因为职称和住房待遇等问题离开燕京大学，改

聘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但他同时在燕京或北大兼课。194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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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邓之诚的日记记载：“下午，齐思和来，久谈，言周一良只允

兼课，不允专任，可谓固执。”a5 月 31 日下午五时，北大行政会议第

六十二次会议在孑民纪念堂举行，此次会议的决议事项中，“十九、补

充聘任事项：东方语文系聘金克木先生为教授，史学系聘周一良先生

为教授。”b当时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一良并未接受北大的聘约，

而是在 1952 年院系调整之后才来北大任教。 

季羡林《浮屠与佛》一文正式发表之后，1948 年 7 月 26 日，周一

良再次致函季羡林，索要论文抽印本以及托请代查两条史料。该函内

容如下：

羡林我兄：

大著《浮屠与佛》能赐一册否？礼拜日当来面领。

久不见，近况如何？我回津一月，车断被阻。住了一礼拜。

回清华又要看入学卷子。暑假已过其半，竟不能有所成就，可叹。

为学会会报补白计，想把久久挂怀的《牟子理惑论》重新

“理”一下“惑”。希望在开学前能草一小文塞责。现在想麻烦你

两件事。（一）尊处有Lefmann之Lalitavistara，请代查如来降生

一段，摩耶夫人梦中所见，是佛化为“白象”，这是“六牙白象”。

希望能将上下有关数语录出，并注页数。礼拜日下午当于见面

时拜谢！（二）巴利 Jataka I之Nidānakātha记此节云：Bodhisatta 

setavar varane ketva。如尊处有PTS刊本，乞代查此数语是在P.50

抑P.51 ？

琐琐奉渎，容面谢。即祝

夏安！

 弟　一良　上　　七月廿六日

a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444页。

b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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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屠与佛》一文刊发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二十本（上册），更巧的是周一良的论文《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刚好

在同期季文的前面（第 75—92 页）。周一良写此信时，尚未收到此期

刊物，或许是急于再读季文的正式刊发稿，才提出此要求。周一良是

在次月中旬收到此刊，据《周一良读书题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三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从南京寄到，

一良。”

周一良当时拟开展对《牟子理惑论》的研究，一方面，他托请

季羡林查找梵文佛传《普曜经》（Lalitavistara，《神通游戏经》）中

有 关 六 牙 白 象 入 胎 的 段 落， 以 及 英 国 巴 利 圣 典 学 会（PTS，=Pāli 

Text Society）整理刊印的巴利文《佛本生经》（Jātaka）第一册中的

故事。《〈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一文的小注有“季羡林先生说当作

svapnam，是也”，说明两人就此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另一方面，他还

向胡适、周祖谟等人请教。胡适看了此文初稿后，1948 年 8 月 7 日，他

给周一良写了一封长信，“八月五日的信与《理惑论时代考》都读过

了。……尊论《牟子理惑论》的时代，我很感兴趣。但我不能赞同你

的结论，其理由有二”。该信在落款之后，胡适意犹未尽，又加了一

句话：“今天赵凤喈先生来，我托他把我的长文带给你了。那时此信

还没有写好。适之。”a《〈牟子理惑论〉时代考》的成文时间为“卅七

（一九四八），八，七夜初稿；八，廿七夜改稿”。1948 年底在《燕京学

报》第 36 期上正式发表。该文还有两个附录，分别为《周祖谟先生讨

论函》和《胡适先生讨论函》。

有关周一良《牟子理惑论》的研究情况，1948 年他在《牟子丛残》

一书上所写的题记，提供了如下的线索：

a　季羡林主编，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胡适全集》第25 卷“书信”（1944—1955），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50—355 页。该信另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19 册，

合肥：黄山书社，1994 年，第 203—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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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丛残》

二十年二月叔迦叔给我，一良记于北平二眼井。

十七年前受此书于叔迦叔时未究心释氏之学，不遑细读也。

近年稍稍涉猎内典，于此书颇致疑惑，终以序文史实之确切莫能

解释。今日复取阅一过，恍惚若有所悟，亦不敢自信耳必是也。

当年展社四人，志辅叔避地沪渎，柯燕舲遁迹津沽，叔迦叔留在

旧京，而先四叔则墓木已拱矣。回忆二眼井时宛如目前，而旧游

皆星散，掩卷惘然。时三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灯下炎热识于清华园。

予撰《理惑论时代考》，既系汤锡予先生见告朝鲜有单行本

《牟子》，与弘明本颇有异同，而遍觅不得。一九五零年六月，获

见神尾弌春氏《东方文化杂考》中《朝鲜本〈牟子仁就□》一文，

始知即神尾氏藏本影印行世者也。书题《道家论辩牟子理惑论》，

不著撰人，亦不载序文，第一叶栏外右下方有“曹亿真雨主”五

字，卷尾□白有“大施主御侮将军田连宗”十字，止有廿一篇。

据神尾氏考订其删节约起高丽文宗（一零四七—一零八二），以后

其刊印多□李朝世祖时（一四五六—一四六八）。书板犹存忠□南

燕瑞山之开心寺。云此本与予所推论殊无关系，然文字颇有异同，

尚存旧注，因备记于书眉。六月廿六日。一良记。

（编按：此书为展社丛书第一集第一种，公记印书局代印。

二十年是1931年，书中大量眉批，且夹有周祖谟信一封。□处为

字迹难以辨认。）a

多年之后，《牟子丛残新编》刊行，增加了不少新内容。b

（二）共同组建中国东方语文学会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东方学研究的深化，1948 年 2 月 29 日，季羡

林、邵循正、马坚、周一良、翁独健、高名凯、王森等一批新锐的东

a　周启锐编：《周一良读书题记》，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九册，第 420 页。

b　周叔迦撰，周绍良新编：《牟子丛残新编》，北京：中国书店，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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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学者，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了中国东方语文学会的成立大会。翁

独健、季羡林、周一良、邵循正、马坚被选为理事，其中季羡林为理

事主席，周一良兼任文书，马坚兼任总务。虽然由于当时华北时局的

影响，战云笼罩，但该学会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包括组织学术讨论

会、联系国外的东方学研究机构、拟出版学术刊物、推动成立上海分

会等。笔者曾刊《中国东方语文学会旧史钩沉》一文，对此学会的情

况有所梳理a，此不赘述。

周一良在学会中可能主要负责安排学术讨论会，联系北平城内的

相关学者，以及拟编辑学会刊物等工作。1948 年 9 月 19 日，周一良在

致季羡林函中，涉及学会的相关工作，内容如下：

羡林我兄：

十月三日为第三次讨论会，由翁独健、韩镜清君主讲。望兄

与马子实兄分别再知会城中诸兄，燕清两校由弟负责。恐时日已

久，或已忘却原定日程也。韩君处弟拟再去一信，渠若不能来，恐

须设法另觅替身，或由弟讲牟子问题，预偿此债，如何？会报稿件

已收若干篇？

闻贵校聘今西春秋授日文，据云此人昔日态度至为傲慢，目

前当亦如福克司等一变作风矣。弟原意愿为清华觅一日本人，与之

合作讲授。将来有机会颇愿与今西一晤，看他有无合适人选，唯

今年已太晚耳。

城外两校皆已开课，甚忙碌。拙作已从汤先生处取回否？汤

公高见如何？便中乞掷下，以便改定。不一，

即祝，安好！

弟　一良　顿首

九月十九日

a　陈明：《中国东方语文学会旧史钩沉》，《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第五十五期），第173—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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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一良的安排来看，学会的第三次讨论活动的主讲是翁独健和

韩镜清，但在 10 月 3 日的聚会中，韩镜清因故未能主讲，而由周一良

宣读了他新撰的《〈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一文。周一良此函中提及的

日本学者今西春秋（1907—1979），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毕业生，

曾师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学者，主要从事满文文献研究。今西春秋

于 1938 年来华，1940—1945 年在北平执教，自然是“昔日态度至为傲

慢”。在二战结束之后，他和德国学者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

1979）属于战败国的国民，也就不得不“一变作风矣”。今西春秋当时

被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聘为日文兼任讲师。《华北日报》1948 年 9 月

17 日第五版《北大教授阵容及本学期所授课程（一）》记载：“东方语

文学系：主任季羡林、教授金克木（梵文）、马坚（阿拉伯文）、翁独

健（蒙文）、王森（藏文）、今西春秋（日文）、季羡林（印度佛教史）、

师觉月（印度文化史）。”

周一良此函中所问“拙作已从汤先生处取回否”，是指他将《〈牟

子理惑论〉时代考》一文也呈给当时从美国讲学归来的汤用彤先生请

教，并托季羡林去取汤先生的审读意见。周一良 1948 年 9 月 6 日给胡

适先生回函中提到的“我希望锡予先生读了拙作后，也能给我们他的

宝贵的意见！”所指的是同一样事情。上引《牟子丛残》题记云：“汤

锡予先生见告朝鲜有单行本《牟子》，与弘明本颇有异同，而遍觅不

得。”这应是汤用彤先生向周一良提供了《牟子理惑论》的版本信息。

周、季二人不仅交换论文互相切磋，也就论文的发表进行商议。

1948 年 10 月 9 日，周一良致函季羡林，提到了自己的两篇论文。该函

内容如下：

羡林我兄：

惠函敬悉。弟前寄《国学季刊》文为论敦煌写本题记者，如

贵系单独出版纪念论文集，恐性质不太相合。另有《法句经跋》

一篇，乃系寄《北平圕馆刊》，而年余未发出，似迄未出版或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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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论文较近。兹一并奉上，请任择其一可也。不用者亦乞暂存尊

处，当去取。不一，即请

著安！

弟　一良　顿首　十月九日

1947 年 12 月 8 日，北大校务会议决议成立“本校五十周年纪念筹

备委员会”，要求“每学院至少出版学术论文一册”a。1948 年夏，北京

大学文学院开始编辑《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单行本刊出的

有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第四种）、季羡林《论梵文 ṭ、ḍ 的音

译》（第五种）、王利器《经典释文考》（第八种）、阴法鲁《唐宋大曲

之来源及其组织》（第十种）、魏建功《十韵汇编资料补并释》（第十五

种）等。

周一良此函中所谓“如贵系单独出版纪念论文集”，指的就是《北

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系列，此系列由北大文学院主编，而不

是东方语文学系单独出版。周一良的“论敦煌写本题记者”或许是指

《跋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残卷》一文，而“《法句经跋》一篇”是

指《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该文不仅刊

于《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还另刊于《图书季刊》（1947 年

新 8 卷第 1—2 期，第 22—24 页），而非《国学季刊》和《北平图书馆

馆刊》。同期《图书季刊》也刊发了《跋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残

卷》（第 21—22 页）b。周一良 1948 年另在《燕京学报》第 35 期发表了

《敦煌写本杂钞考》一文（第 212—219、313 页）。此函中的“东方论

文”，应该与中国东方语文学会拟出的会刊有关，可惜由于时局的变

化，该会刊的出版计划无奈化为泡影。

（三）有关周叔弢六十生日纪念文集的约稿等

1950 年，恰逢周叔弢的六十虚岁，他的三位儿子（长子周一良、

a　另见《庆祝五十周年 北大编印论文集》，《东南日报》1948 年 1 月 27 日第六版。

b　该文另载《新疆日报》1947 年 8 月 13 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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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周珏良、三子周艮良）与两位外甥（收藏家孙师匡、孙师白兄弟）

合作，广邀前辈与同好，拟汇编一部祝寿文集。6 月 22 日，“周一良来”

邓之诚家。此次应该就是来当面约稿的。7 月 22 日，“俞敏、周一良

来”。周一良此次可能是关于兼课和催稿而来。a

1950 年 6 月 28 日，顾廷龙的日记提及：“得太初、进之信。太初

征稿，为乃翁叔弢丈六十生日编印《纪念集》。”7 月 9 日，“发周一良、

闻在宥、朱进之信”b。周一良作为编者之一，向国内多位学者约稿，为

纪念乃翁六十生日而汇编成册。此书共有29 位作者提供了论文（或译

文），如周一良所说：“此册作者阵容当时颇为难能可贵”，作者包括了

陈寅恪、余嘉锡、丁声树、王重民、季羡林、马坚、谢国桢、顾颉刚、

邓之诚、赵万里、钱锺书、金克木等人。

该书相关的约稿、撰稿、交稿、出版等的情况，见于多篇论文中

的说明或部分作者的日记之中。谢国桢《汉代画象考》（上编）中提

及：“庚寅六月为叔弢先生六秩生日，一良世仁兄拟为尊翁辑刊纪念

论文集，索稿于余，乃将已成四章，重为厘定。然谬误实多，殊不惬

意，其余诸章，尚待写定。……一九五○年八月于天津南开大学东楼

湖滨。”c金克木（译）《三自性论》文末也注明：“周叔弢先生今年六十

寿辰，我就把这一篇拙劣的译文当做我的菲薄的礼物。一九四八年三

月译，一九五零年七月记。”d

1950 年 8 月 14 日，顾颉刚“抄改《司马谈作史考》。……归，为

司马谈一文再集材”。8 月 15 日，“重抄《司马谈作史考》，并改定，得

二千五百言。写周一良信。……《司马谈作史考》一文，尚系去秋所草，

一年以来颇有新得，昨今修改又易稿两次。虽是一短文，而谨严精湛，

可置于《观堂集林》中而无愧。假使天与我读书时间，容我作此类文

a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522、524 页。

b　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2 年，第 542、543 页。

c　周珏良等编：《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天津师古堂自印本，1951 年，第 394 页。

d　同上书，第 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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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篇，则即使其他著作悉未有成，亦为传人矣。（此文为周叔弢六十纪

念集作）”a。顾颉刚对此文还是很看重的，他回信周一良，就是交稿了。

他的交稿速度是比较快的。

陈梦家《世本考略》中说：“今因叔弢先生六十寿辰征文，录此以

就正焉。一九五○年九月，北京陈府。”b 马坚《理学问答研究》中说：

“《理学问答》是一个抄本，为周叔弢先生珍藏之一。北京解放前，叔

弢先生要我把这个抄本研究一下。现在把我初步研究的结果写成这个

报告，以纪念叔弢先生六秩大寿，我想这是一件合适的礼物。”该文乃

“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于北大”c。

张政烺《敦煌写本杂钞跋》成稿于“一九五○·九·二八。北京

东四十条三十九号”。该文后面另有一简短“附记”，为周一良“近读

郑麟趾《高丽史》”的笔记，乃“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周一良记”d。刘

修业《吴承恩年谱》中说：“一九五一年六月刘修业记于北京寓舍”。e

这是该书中最晚完稿的论文。

季羡林应周一良之约，给《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贡

献了一篇短文《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第 177—180

页），此文完稿于“一九五零年国庆日”。季羡林利用 1931 年印度吉尔

吉特地区出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梵本，对照唐代高僧义净的译本，

讨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原文语言的问题”和“关于义净译

经技术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季先生即以《药事》卷十“儞罗步提

（Nīlabhūti）缘”的四首偈颂为例，揭示了“义净译经对原文忠实也只

限于散文部分，韵文部分就不然”这一特点。不过，该文曾受到海峡

对岸某学者的无端指责，也算是有一点小花絮。

a　《顾颉刚日记》第六卷（1947—1950），第 673 页。

b　周珏良等编：《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第 268 页。此条可补子仪《陈梦家先生编年事

辑》，北京：中华书局，2021 年，第 306 页。

c　周珏良等编：《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第 231、250 页。

d　同上书，第 256—257 页。

e　同上书，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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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据说乃由至德周氏师古堂印行，周启群注意到其出版时间是

在 1951 年 7 月之后，而不是扉页所题的1950年 7 月a。若要说得更确切

一些，该书刊印于 1951 年 7 月至 12 月之间。1951 年 12 月 23 日，邓之

诚在日记中提到：“晨，高名凯来，王钟翰来，送《周叔弢纪念论文

集》。予所撰《题归来草堂录》，错字不可胜数。”b12 月 25 日，顾廷龙

亦“得一良寄乃翁《六十纪念集》”c。1952 年 1 月 23 日，顾颉刚“看

《周叔弢六十纪念论文集》”，次日“看《周叔弢纪念集》”d。这说明最迟

在 1951 年 12 月 23 日之前已经印行。

周一良在约稿编书的过程中，收到了谢国桢（刚主）寄赠的《张

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上海商

务印书馆，1937 年 6 月再版本）。周一良在此书上写了两条题记：

此家大人六十生日谢刚主先生所赠也，一九五零年七月，一

良记。

解放前祝嘏之纪念文集只有蔡元培、金毓黼及此册而已。解放

初有《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日本无虑有百余种矣。

《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一书印制并非精良，印数不

多，但内容丰富，学术水平很高。1950 年 1 月 17 日，天津市第二届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周叔弢（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当选为副市长e。6

月 22 日，周叔弢以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身份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

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呼吁要“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

a　周启群：《〈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说略》，《澎湃新闻》2021 年 6 月 18 日网络版。

b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622页。

c　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 595 页。

d　《顾颉刚日记》第七卷（1951—1955 年），第 178 页。

e　《津二届各界代表会结束  黄敬刘秀峰周叔弢当选市长副市长  各界协商委会委员卅三人同时选

出》，《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8 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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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转而斗争”a。在这样的时局下，该论文集自然要合乎时宜，不能过

于铺张，去追求精制豪气。

1956 年 10 月 21 日，周一良致函顾廷龙：“家父纪念论文集，当时

因经费关系，只印二百部，弟处已无存。孙氏弟兄处是否有存者亦不

知，不妨再函询也。”b“孙氏弟兄”即名列五编委中的孙师匡、孙师白。

因印数少，该书在市面上颇为难寻。周一良曾于1988 年寻到一册，并

写了题记：

我国纪念论文集，解放前唯有蔡孑民、张菊生、金毓黻先生

等三种，此册为解放后第一册。惜弢翁七十、八十、九十生日限

于环境，竟不能再编。此册作者阵容当时颇为难能可贵，然廿九

人中已有十七人作古。余当时三十八岁，今又已三十八年矣。旧

藏一册“文革”中被抄走，闻香港有海盗版，今无意于津寓检得，

携归作为纪念。八八年四月　记于燕东园　一良

“闻香港有海盗版”，是指香港龙门书局1967 年盗印版。周一良收藏并

题字的此册在其身故之后散落市场，后来辗转入藏其堂侄周启晋之手。

目前该书中又新加了周启群、周启晋的两篇跋文，在在体现了该书与

周氏家族的一段奇妙的因缘。

（四）中国历史学会亚洲组的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一良与季羡林共同参加了一些学术组织，

仍然保持了较多的联系。1951 年 4 月 16 日，周一良致函季羡林，涉及

新成立的学术组织中国历史学会，具体内容如下：

羡林兄：

大作二次校样送上，乞早日校阅寄还。如错误犹多，尚可看

a　《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叔弢的发言》，《人民日报》1950 年 6 月 24 日第三版。

b　《周一良全集》第十册，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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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也。新史学会其他各组第一次集会多为讨论座谈计划及进

人方式。亚洲史组恐亦以如此作为宜。吾兄如亦不识陈翰笙，可

否请就近一探其工作地点，弟当与我兄择日一往拜访，以为何

如？陈先生为社会科学界老前辈，希望亚洲史组能得渠多负领导

之责也。再新史学会所定日期为第四礼拜日，适值清华校庆（四

月廿九日），不知可否提前一天？并乞考虑！（是日城郊往返交通

极弱，甚不方便也。）匆匆即致

敬礼！

 弟　一良　上　五一、四、十六

所谓“大作二次校样”应该就是指季羡林的《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梵文原本的发现》一文，当时还在校对过程之中。“新史学会”是指

1949 年 7 月 1 日在北平筹备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宋云彬在当天的

日记中提及：“下午三时，赴北平饭店出席新史学研究会发起人大会，

讨论章程草案，成立筹备会。”a在次日《人民日报》公布的筹备人员名

单中，有王重民、向达、王伯祥、宋云彬、邵循正、范文澜、唐兰、

陈垣、郭沫若、吴玉章等人b，而没有季羡林和周一良。7 月 9 日，王伯

祥在日记中转录了《文汇报》的相关消息：“《文汇报》今载北平通讯，

新史学会已于七月一日成立筹备会，沫若被推为常务主任委员，余名

已列入发起人名单中，沫若外，西谛、予同、伯赞、辰伯、觉明、心

田、谷城、仲沄诸人俱列焉。平中办事之明快如此，不能不令人感

动已。”c7 月 11 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则对此事吐槽：“报载北平成立

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其为新贵

所排摒矣。”d

a　宋云彬：《红尘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38 页。

b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昨在平成立》，《人民日报》1949 年 7 月 2 日第二版。

c　王伯祥著，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299页。

d　《顾颉刚日记》第六卷（1947—1950），第 4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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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史学会”，1951 年 7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夏鼐当天的日记：

上午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范文澜先生为主席，由郭

沫若、吴玉章二先生先后致辞，……郑振铎秘书报告会务。陈

翰笙来宾致辞。然后通过会章，选举理事。理事候选人名单中，

考古所有郑振铎、徐旭生、郭子衡与我，共 4 人；北大有向达、

罗常培、汤用彤、唐兰，而无郑天挺（系主任）；清华有邵循正、

吴晗，而无雷海宗、周一良。其他如顾颉刚、柳诒徵等人亦皆除

外。共有理事43人、候补理事9人，尚待各地选举票来齐后，再

行开票a。

夏鼐的日记中特别提到理事名单中没有周一良。当时周一良恰好也

不在北京，他到四川参加土改运动去了。邓之诚的日记对此有所记

载。1951 年 5 月 25 日，“周一良来辞行，即日赴川参加土改”b。 7 月 20

日，第五十一次清华大学校务工作会议决议，同意邵循正教授因体弱

原因辞去历史系主任一职，新聘周一良为系主任。周一良参加土改期

间，系务由丁则良（召集人）、孙毓棠、陈庆华三人小组共同负责c。9

月中旬，周一良完成土改工作回到成都，据《万物图行杂字》的题记

“1951 年 9 月 19 日买于成都，一良”。又，《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的

题记：“1951 年 9 月参加川西土改工作归途在成都夜市购得此册，明日

即将取道宝鸡返京也。9 月 20 日一良记于春熙路招待所。”d10 月 6 日，

a　夏鼐：《夏鼐日记》卷四（1946—195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412 页。

b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571 页。

c　《函复邵循正准予辞去历史系主任并请周一良继任》，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2-259-

51014-007。《函请周一良为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2-259-51014-016。《函

请丁则良、孙毓棠、陈庆华三位在历史系主任周一良未返校前组成临时工作组进行工作》，清华

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 2-259-51014-014。

d　《周一良全集》第九册，第 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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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新自眉山土改归来，馈什坊淡芭菰一合，十小匣”a。 

对中国史学会的成立，顾颉刚、邓之诚等也有所关注。1951 年 7

月 26 日，邓之诚“得史学会通知：后日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

理事。本欲开全国大会，大约未请得经费，不事铺张矣”。7 月 30 日晨，

邓之诚与王钟翰谈话，“言前日史学会成立，预定名单五十二人，选理

事四十二人，候补九人，皆预定，而无贱名，正合孤意”b。王伯祥虽作

为筹备者之一员，但 7 月 28 日的会议却因公事繁忙而未克出席，“余今

日九时本有史学会成立大会之约，以不能分身，属佳生代言不能到之

故。午后，佳生返馆，知章程已通过，选举理事结果则尚未揭晓耳”c。

据说季羡林当选了该学会的理事。

周一良虽不是中国史学会的理事，但从周一良的这封来函中可以

看出，他和季羡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史学会的相关工作，具体来说，就

是学会下属的亚洲史组的工作。该组的领导者应该是陈翰笙，具体的

组员有向达、季羡林、张礼千、周一良、马坚、张秀民、余元盦等十

余人。d亚洲史组这个平台为周一良、季羡林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

契机。受抗美援朝的影响，周一良陆续撰写了中朝关系史的一些论文，

比如，《中国与朝鲜的历史关系》（《新建设》第三卷第三期，1950 年

12 月）、《从印刷术看中朝文化交流》（《进步日报》1950 年 12 月 26 日）、

《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历史教学》月刊创刊号和第 2

期，1951 年）、《中朝人民之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人民日报》1951

年 2 月 13 日第三版、14 日第三版）等。现存季羡林 1950 年代初期所写

的一张便签，具体内容如下：

周一良：一八九五至一九一○年的中朝关系。

a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 588 页。

b　同上书，第 578—579 页。

c　王伯祥著，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十一册，第 4685 页。

d　张秀民：《忆与向觉明先生交往的琐事》，《书品》2004 年第 3 辑，收入沙知编《向达学记》，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 125—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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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千：马来民族问题。

丁则良：/ 李有义：/ 马坚：/ 金克木：印度教。/ 季羡林： / 白

寿彝： / 郑天挺： / 向达：

这是一张约稿人的名单，存在两个可能，其一，为《史学周刊》约稿。

据 1951 年 3 月季羡林《史学周刊发刊》的消息：“《史学周刊》已于一

月十二日发刊，该刊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三机联负责编辑，采取二、二、一期轮流编辑制，即北大

历史系编二期，清华历史系编二期，近代史研究所编一期，每期约

一万五千字，分在天津《进步日报》及上海《大公报》两报刊载，现

已出刊三期。”其中就有丁则良、向达、郑天挺、季羡林等人的论文。

其二，有可能是为天津新出《历史教学》月刊的约稿，该刊创刊号就

有周一良、李有义（《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藏政府》）、丁则良（《关于

宋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三人的稿件。这份名单上所列的“一八九五

至一九一○年的中朝关系”正是周一良1951 年前后关注的研究领域。

当年他在开明书店就出版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一书。

这些活动也为日后周一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率领师生开拓亚洲史研究

的新领域提供了契机。

1950 年代的新中国积极推进与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邻近民族独立

国家及亚洲各国的关系，形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共同推进

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之中。1953 年 10 月 29 日，常任侠的日记记

载：“下午六时，丁西林部长邀往萃华楼晚宴，到郑振铎、周一良、金

克木、季羡林、阴法鲁、周克刚等，商讨撰一论文，在印发表。丁部

长有所咨询，希望提供资料。”a周一良、季羡林等学者经常讨论与亚洲

研究相关的问题。陈翰笙等学者还组织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相关机

构。在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1953—1957）计划纲要中，1956 年拟

a　常任侠：《常任侠日记集：春城纪事（1949—1953）》，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第 7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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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计划之五是“建立亚洲研究所（设北京），研究亚洲特别是东

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问题。”在《中国科学院 1955 年

度科学事业发展计划（草案）》中，1955 年准备增设五个的研究机构

包括了“亚洲史研究所（北京）”。a1955 年 12 月 14 日，哲学社会科学

部向院务常务会提交报告，汇报筹备建立亚洲研究所的工作。一方面，

与外交部商议，拟将该部南亚组全部工作人员移交科学院，接交工作

具体由刘桂五、毕季龙、张之毅三人共同负责，并再调配相关研究人

员加入团队。另一方面，拟先行成立亚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陈

翰笙、乔冠华、章文晋、向达、周一良、季羡林、郑森禹、庄涛、王

任叔、杨人楩、周故城、李纯青等十三人组成，并由陈翰笙担任主任

委员”b。时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此前致刘大年的一

封信函中，也提及洛甫同志要将外交部的“东南亚诸国研究室（陈翰

笙），……拟交科学院接管。如科学院不能接管，只好精简掉。我请他

勿精简掉，并说科学院因要成立亚洲史研究所，需要有一个底子，外

交部的这一摊是可作底子的”c。虽然亚洲研究所未能成立，但周一良、

季羡林在亚洲研究方面的成绩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余　　论

2001 年 10 月 26 日，季羡林在《悼念周一良》一文中，将相交相

知五十余年的老友周一良定义为“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高度

评价了他的学术水平（“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和深厚的爱国

情操（“他始终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这个国家”）。周一良与季羡林的出

a　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55 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1995 年。

b　《哲学社会科学部关于准备筹备建立亚洲研究所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藏，院档编

号 55-2-13。参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55 年》，第 122—123 页。

c　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59—160

页。此信应该写于 1955 年，而不是 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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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和前期求学有很大的差别。但两人均在海外求学多年，受陈寅恪先

生的影响，在学术上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点。正如王邦维老师最近指出

的：“两位先生的研究，很多地方相互关联。而且重要的还有一点，那

就是，让两位先生在研究上相互关联、相互注意的，大多是一些近代

东方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或者关键节点。”a在二战胜利之后，季羡林、

周一良先后回国，虽然分别在北大和燕京大学执教，但是，如季羡林

所说：“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

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

事。”季羡林的归国日记中留下了两人初期的学术交往。周一良撰写的

《中国的梵文研究》《能仁与仁祠》《论佛典翻译文学》《汉译马鸣佛所

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跋敦煌写本〈法句经〉

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等论文，涉及梵汉佛经文献研究与丝绸

之路的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研究，都是季羡林相当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从相互的交谈、帮助查找学术资料、审读论文提出建议、引证观

点并加以深化、邀请学术讲座，到共同创办中国东方语文学会，定期

聚会讨论，书信往来、赠送图书、互通信息，以及支持刊物建设，两

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增强了，一直到现在，五十余年间

并未减退”b。在 1947 年初次订交之后，到 1950 年代，两人同在北京大

学执教以来，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东方学的发展。季羡林赠送的《中印

文化关系史论集》等著作一直被周一良收藏，该书上的题记为“羡林

同志见赠，一良，一九五八、八”。周一良名下指导的研究生周清澍被

安排学习印度史，“周先生自谦不能指导印度史，另请东语系季羡林先

生指导，并亲领我去东语系面见导师。……他带我去外文楼引见导师

季羡林先生。……在两位先生的警示下，我更深刻意识到外语对专业

a　王邦维：《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文汇报》2023 年 1 月 7 日第八版“文汇学人”。

b　季羡林：《悼念周一良》，收入季羡林《季羡林全集》第三卷“散文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09 年，第 275—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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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和自己的严重缺陷”a。周清澍 1999 年 12 月 4 日在致马少侨的

一封信中，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不久，我被调出脱产学习俄文，又

调往马列学院旁听，先后师从苏联专家、杨人楩、周一良、季羡林诸

先生学世界近代史、亚洲史、印度史，眼光盯住西洋、东洋，很少注

意中国史学界信息”b。正是周一良、季羡林的联手培养，周清澍才有可

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

1987 年 5 月，季羡林在东语系指导的第一位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博

士生王邦维“博士论文完成，周先生是论文的评阅人之一，正式答辩

时，又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c。周一良与季羡林在合作培养学生方面的

时间跨度很长。就研究范畴而言，周一良不能单单看作是新中国亚洲

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d，也应该被视为中国一流的东方学家，就像他的

老友季羡林那样。

从归国之后的学术发展来看，虽同样受陈寅恪的影响而走上学梵

文之路，但周、季两人的取舍有所不同。季羡林基本是以印度学为主

科，旁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多个相关领域。而周一良更类似陈寅恪先

生，不是以语文学为重，而类似周一良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

所总结的那样：

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利用历史知识

解说文学作品的崭新途径，左右逢源，令人叹服。陈先生渊博的

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

利用汉文以外的语言文学从对音和译义来考察汉文佛典、史书与

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与影

a　周清澍：《回忆周一良师》，《文史知识》2008 年第 7 期，第 116—125 页。

b　周清澍：《致马少侨先生的一封信》，《邵阳文史》第 28 辑，2000 年，第 339—343 页。

c　王邦维：《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文汇报》2023 年 1 月 7 日第八版“文汇学人”。

d　林承节：《周一良先生是新中国亚洲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北大史学》第1 期，1993 年，第

109—119 页。宋成有：《周一良先生的为学与为人》，《南开日本研究》，2011 年，第 321—3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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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a

周一良在归国之后所发表的论文，其研究路数与陈寅恪先生颇有几分

相似之处。这些与梵文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研究成果既进一步开拓了

当时国内东方学研究的新颖性，也奠定了周一良的学术地位。然而由

于历史风云的变幻、个人道路的选择等诸多因素，周一良的研究之路

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正如其好友谭其骧在 1978 年 10 月 3 日的信中所

说：“吾兄自五十年代以来，虽声名洋溢于一世，然论学术上成就，窃

以为转不如解放以前，其故当由于改行不得当，非业务活动太多之

故。”b在季羡林看来，周一良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联

陞），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

才之感。”c然随着两位先生的远去，那无言的遗憾与淡淡的伤感也飘逝

在风中，无影无踪。

a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毕竟是书生》，第 130—149 页。

b　周一良：《纪念老友谭其骧教授》，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3 年 7 月 3 日第六版。此见《周一良

全集》第九册，第 140 页。

c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百年潮》1999 年第 7 期，第 10—16 页。




